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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寨印象
■刘均生

刘寨村变了样

弯曲小道已不见，
水泥马路贯村间。
排排别墅街边立，
氤氲缥缈蓬莱仙。

刘寨的水塘

谁镶宝镜在村旁，
又似明镜望仙乡。
惊看岸柳颜面改，
宛若仙女正梳妆。

刘寨的四合院

古色古香四合院，
小院氤氲花丛间。
欲吐心声情难却，
皓月一曲照村田。

刘寨大舞台

恢宏舞台院内立，
越调道情齐聚集。
美丽乡村尽兴游，
舞台歇脚听大戏。

刘寨吃住行娱

周末刘寨来休闲，
美食风味随人点。
心旷神怡观风景，
夜卧酒店对花眠。

刘寨三产融合园

农田纵横如棋盘，
三产融合桃花园。
耕耘肥水机械化，
开拓新农一片天。

������我要写的主人公叫刘会中，这个名
字几乎没有人知晓， 但是要说到 “老
九”， 在周口真可谓大名鼎鼎，“老九”
是人们送给他的雅号。 认识老九，那是
在几十年前，由于本人爱好打篮球，在
篮球场上认识了老九。 老九高高的、瘦
瘦的，那时老九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但
在篮球场上仍然健步如飞， 丝毫不亚
于年轻人，人送外号“满场飞”。 后来跟
他熟了， 我才知道老九原是周口地区
机床厂的职工，1962 年他就曾代表周
口参加过许昌地区的篮球比赛， 获得
第二名。 1966 年建周口专区期间，他亦
是青联队的核心球员。 步入晚年之后，
他自筹资金成立了夕阳红代表队 、老
九代表队，汇聚了周口篮球界的精英。
期间，他曾得到崔博、张俊华二人的鼎
力相助。 老九球打得好，人缘也好，跟
年轻人很能“喷”到一块儿。 有个用左
手投篮的年轻人， 老九送他大号 “单
边”，后来“单边 ”越叫越响 ，成了周口
篮球界的一个大名人。

正当大伙跟老九玩篮球玩得投缘

的时候，老九突然间失踪了。 那时也没
有手机可以联系， 众球友到处打听老
九的下落，均不得而知。

渐渐的， 老九在公众的视野里消
失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
到市体育馆玩， 看到一名老者戴着墨
镜，正在乒乓球桌前与人奋力搏杀，那
动作、那神情，这不是老九吗？ 老九一
见到我，会心地笑了。 我问他何时玩起
乒乓球了？ 老九答：“10 年了。 ”当问起
为何不玩篮球了， 老九说：“打了一辈

子篮球，我能不想玩吗？ 但是岁数不饶
人哪！ 篮球活动量大，对抗强度大，身
体不适宜再玩了。 让年轻人撞住了，可
比‘害眼’厉害呀！ ”说着，他笑了。

后来，我又去市体育馆几次，不见
了老九的身影。 一晃又几年过去了。 一
次，我正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见一名
老者戴着墨镜、 骑着赛车从我身边疾
驶而过，我随口喊了一声：“老九！ ”赛
车戛然而止，老九墨镜一摘，露出了笑
脸。 我说：“我只当今生见不到你了！ ”
“笑话，这不又见面了吗？ ”我说：“现在

玩啥哩？ ” 老九说：“跳舞哇！ ”“跳啥
舞？ ”“国标舞呀！ ”我说：“你是越活越
年轻啊！ ”老九说：“跳舞跟玩球又不一
样，跳舞玩的是品位 、玩的是心情 ，心
情舒畅，百病皆无，这又是一种活法！ ”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来到川汇区文
化广场，欣赏了老九的舞姿。 现场足有
百十名男女在跳舞，老九俨然成了“抢
手货 ”，一曲未了 ，旁边几名等待的舞
友喊着：“该我跟刘老师舞一曲了！ ”

第二天我见到老九，不由赞叹道：
“你活得真潇洒呀！ ”老九道：“来在世
上，何不潇洒走一回。更潇洒的还在后
头哩！ ” 我问：“你老九又有何新的创
意？”“练书法呀！我今年 81 岁了，跳舞
肯定有跳不动的时候， 下面我准备练
习书法，练习书法显得人品位高。不瞒
你说，我现在已经在实施了。几年前我
就去听了市老年书法大学许东方老师

的课，跟着写草书，又临了王羲之的十
七帖，有时候写起来 ，饭都忘记吃了 ，
那才叫真潇洒哩！ ”老九又一次笑了。

潇洒老顽童
———小写刘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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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雅韵

父亲于 2019 年 1 月 4 日凌晨辞
世，享年 84 岁。 老人家走得太匆忙了，
一周前他还在阳台上看着黄梅作诗，并
发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 谁能想到，这
竟然是父亲的绝笔！ 我们不相信，我们
也怀疑这不是真的！ 很多亲朋挚友和他
的学生闻听噩耗也很惊讶。 其实，父亲
去世前近半年时间， 他的健康每况愈
下，脏器功能急剧衰减，饮食极少，发音
微弱。 但他顽强地与生命抗争，自己能
做的事情从不劳烦子女，直到生命的最
后一息。

我亲爱的父亲，一天也没有躺在病
床上， 没有给我们留下床前尽孝的机
会。 临终前，父亲在重症监护室医生的
手心里写下“心衰”两个字。 父亲，这么
无助的时候，想到我们了吗？ 您是多么
不舍啊。父亲，您看到了吗？给您送行的
那一天，有那么多领导、长辈、挚友，还
有您的学生，在百忙中赶来和您做最后
的告别，还有那些不能赶到，通过微信
发来唁电的学生们。

父亲的一生，诠释了对待命运的顽
强和乐观， 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
与病魔抗争的一生。 在那个特殊年代，
由于家庭背景原因， 父亲受到冲击，身
体和精神都经历了磨难。 从淮阳中学到
桃河林场，再到搬口高中，在那个艰难
的岁月，生活是何等的艰辛。 上世纪 70
年代初，父亲来到搬口高中，为了让学
生有丰富的学习内容， 父亲与何文良、
丁大韶两位老师一起，加班加点、分文
不取，义务编写教材，白天上课、晚上自
刻自印，编写刻印了古汉语中文言文的
名篇和汉语言文学语法，这些名篇在不
久后的高中教材上都出现了。 由于过度
的操劳与熬夜， 父亲患上严重的胃病，
稍有不适， 他就用搪瓷缸顶压胃部，直
到止痛药不起作用时，才被送到郑州医
治，后胃部被切除三分之二。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父
亲的教育理想再次放飞。 上世纪 80 年
代初，父亲重回淮阳中学，站在曾经站
过的讲台上， 面对一双双求知的眼睛，
父亲不顾还未彻底痊愈的病体，像冲锋
的战士，冲到教育最前沿。 不料，他又因
积劳成疾导致肺结核大出血，再次与死

神擦肩而过。 拖着刚刚痊愈后虚弱的身
体，父亲又登上讲台。 学生们不忍心，给
父亲搬来凳子让他坐着讲课，可父亲硬
是依附着讲桌，站着给学生上课。 这一
幕经常在我眼前浮现。 就在 2011 年 7
月， 已 76 岁高龄的父亲又做了肝肿瘤
切除手术。 当看到腹部插满滴管的父亲
苏醒后，强忍术后的痛苦，以惊人的毅
力开始锻炼时， 我们五兄妹不敢相信：
这已是 76 岁的老人。

父亲的一生命运多舛，疾病接踵而
至，但这些都没有压垮父亲。 退休前，他
带病登上讲台，他常说：“一节课时间虽
短， 但内容丰富， 甚至关乎学生的命
运。 ”退休后，父亲练太极、习书法、学绘
画、研中医，把自己的生活装填得满满
的。 他乐观向上，笑对人生，不止一次地
感叹：“没想到自己能活到 80 多岁。 ”父
亲由衷地热爱生活，感恩命运的馈赠和
眷顾。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把责任和良心
融入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最基本的信念

中。他爱学生，诲人不倦，和蔼可亲；他痴
心教学，工于语文教法，在古文言教学和
作文教学中有很深的造诣，闻名豫东南；
他律己惠人，立德树人。 高考在即，学生
有了困难，他慷慨解囊相助；学生身体不
适，他把学生带回家，让母亲给他们做可
口的饭菜……父亲对学生的关爱以及和
学生之间的故事，影响着他的学生，也给
儿女们做出了榜样。 父亲教过的学生数
不胜数， 担任领导职务的学生也比比皆
是，但父亲从不以恩师或名师自居，更不
向学生求助或索取， 就连学生表达的正
常心意，他也常常觉得不安。父亲就是这
样的人，一生秉持“为师先做人、树人先
立德” 的做人准则。 父亲生前获得各级
“优秀教师”“科技拔尖人才” 等荣誉称
号，被聘为市县师德报告团讲师。 退休
后，淮阳县县志办特聘父亲翻译编撰校
订了《陈州府志》《淮阳县志》，并编著了
诗词书集《陈风流韵》。

父亲偶尔也会遗憾地说，年轻时给
我们的耐心太少了。 可是我们明白，每
次他从郑州返周，回不到家就被早已约
好的学生围住了。 当父亲的学生给他打
电话时，都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每次和

学生见面，听到学生们说得最多的话就
是：“您是我最尊重的老师，给我人生启
迪最多，是改变我命运的老师。 ”“从小
学到高中毕业，您是我人生中最好的老
师， 我们享受着老师加父亲的那种亲
情”……听着学生们的评价，我们为父
亲感到自豪。 我们知道，这就是父亲爱
生如子的真实写照。 父亲下葬那天，他
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和父亲做最后
的告别。 作为儿女，在此感谢他们，因为
是他们让父亲的生命更丰富、更完整。

父亲不但是一名好老师，还是一位
好父亲、好爷爷。 在那个困难年代，父亲
和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五人抚养

长大，从小教育我们精神上要富有。 父
亲对我们讲， 人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在对社会、对别人的奉献里，人生才有
价值。 真的，能做您的孩子是我们今生
最大的福分。 父亲还是孙辈们眼中的好
爷爷，给予我们的孩子最好的教育和最
深的疼爱，也将永远成为他们童年世界
里最宝贵、最幸福的记忆。 父亲就是这
样，一生恪守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
善小而不为”的古训，为子孙们做出了
榜样。

父亲， 您为自己信仰的教育理想、
为子孙燃尽了最后的光亮，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 您把方便带给身边
所有的人，把带给别人快乐当成自己最
大的幸福和满足。 但是，在我们做好准
备想温暖您的时候， 却和我们永别了。
羔羊尚知跪乳报恩，我们却再也没有机
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 想起这些，怎
能不让儿女们心如刀割。

“满树黄花满树金，我见此花长精
神。 天性不畏霜雪苦， 黄花开过便是
春。 ”父亲，这是您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
告别， 也是您写给这个世界的绝笔，更
是您一生向命运抗争的写照！ 2019 年 1
月 4 日，这个严寒的冬天里，您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 到天堂里陪伴我们的母
亲，您再也看不到来年的春花了。 这个
冬天，也让我更懂得“父母在，人生尚有
来处”的深层含义。 也是这个冬天，我们
兄妹的家没了， 再也无法拥抱父母，永
远难以再见父母。

我们爱您，亲爱的父亲，安息吧。

天性不畏霜雪苦
———写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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